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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圣地消息
1938年 1月 24日，冬季的重庆寒

冷潮湿。这天本是旧历的北方小年，但

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的各地人民却大
概没有什么好心情。抗日战争进入了第

二个年头，关心战事的人，在街头买过
一张《新民报》，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

来。在那时的重庆，《新民报》是第一张

内迁后复刊的报纸，许多人对它感到特
别亲切。翻到第二版，下方的副刊《血

潮》中，蓦然，“出延安城的北门”字样跳
入眼帘，细心而敏感的读者急忙一口气

读了下去———
这篇署名“友民”的文章标题为《特

区托儿所一瞥》，介绍了延安在窑洞里开
办托儿所，照顾忙于革命工作的同志的

孩子，这些孩子其中有的还是经历过长
征磨难的。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在国

统区见诸报纸正面介绍延安情况的文字
仍然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引起当时人，

以及现在的我们的好奇。
写作此文的友民，全名邓友民，是

《新民报》经理邓季惺的胞弟，1933年入
党，1937年去延安工作，其弟邓友辛、邓

友理亦于 1938年 3月赴延安参加革命
工作。邓家一门三兄弟都赶赴革命圣地，

令人感叹。做姐姐的邓季惺及报社一个
与邓友民要好的同志，趁此机会邀请他

给《新民报》写通讯；此外另有报社的其
他同志根据各自的关系，约请去延安的

同志写稿。由此，《新民报》上就有了一组
共十二篇有关延安的珍贵消息。

1月 25日续完《特区托儿所一瞥》

之后，2月 16日、19日，又分两次连载
了《废历新年在延安》，记述了延安用国

防春联、改良秧歌舞、戏剧联合公演、武
装示威大会等方式旧年新过，展现了延

安的勃勃生机。而在此后的 2月 25日
至 27日，《新民报》连续三天以“延安通

讯”的栏名，在四版新闻版的左上角醒
目位置，刊登了邓友民对 2月 11日“陕

甘宁反侵略大会”的系列报道，其中第
一篇标题为《毛泽东保证打胜战》，相当

惹眼。这个大会是呼应同时间国际反侵
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毛泽东为名誉主

席之一）的系列活动而举办，大概可以
称为“延安分会场”吧，于是，《新民报》

可以理直气壮地高调处理这批稿件，让
人眼前为之一亮。

此后不久，这些通讯、消息、报告文
学，再度“移师”副刊《血潮》。此后的撰稿

人还有苏笛汉、齐语。齐语，原名王冰之，
1937年入党并去延安，此后一直工作在

新闻战线。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稿件
全面地介绍了延安抗战方方面面的情

况，给国统区读者以新鲜的信息：《陕甘
宁边区医院巡礼》《鲁迅艺术学院》《西北

战时青年训练班》《日兵在延安演剧》《延

安女自卫军》《活跃的延安———记“七一”
和“七七”》……

根据老报人陈理源的回忆，当时从
延安寄平信来重庆，有时要一个多月才

能收到。作者是没有能力负担航空邮费
的，但读者渴望读到延安信息，报社也希

望能够及时地“抢新闻”，因此便预先寄
稿费给他们，请他们用航邮寄稿。但当时

延安重庆间的交通常生梗阻，之后随着
战事吃紧，9月《血潮》也停刊，9月 4日

刊出最后一篇，这组稿件即遗憾地告一
段落了。饶是如此，它依然在《新民报》乃

至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日后，赵超构在《新民报》上连载轰

动一时的《延安一月》之时，不知道《新民
报》同仁是不是会想起几年前这难忘的

一段“飞书传信”呢？

绵里藏针
其实，《新民报》与共产党人的联系

远不止此，亦远非自此始。

1935年秋，《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
与徐悲鸿小聚，再次说起心心念念的话

题：有没有好作者可以介绍给《新民报》？
“有啊！”徐悲鸿立即说，“田寿昌、华汉都

在南京，你可以去找他们！”

田寿昌、华汉即田汉、阳翰笙，都是
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老共产党

员。1935年 2月他们被捕，押解到南京，
如今虽说被保释出狱了，但行动还是受

到监视。不管陈铭德是否知道底细，他一
贯兼收并蓄的办报态度，或者说勇气，让

他毫不犹豫地第二天就去拜访田汉。田
汉一口答应。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

《新民报》撰文五十多篇。紧接着，陈铭德
又去拜访阳翰笙，并请他主编副刊。说起

来，当年在上海的时候，阳翰笙还曾动员
过邓季惺参加革命哩。能有一个左翼戏

剧界施展手脚的舞台，阳翰笙自然也很
高兴，不过出于谨慎的考虑，商定署名主

编为《新民报》的总编辑赵纯继，他负责
实际工作。就这样，从 1935年 12月 1日

起，副刊《新园地》问世了。在这片园地
上，大量的进步文章得以发表。

副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
绵里藏针、曲笔讽议的平台。许多中共党

员作家通过较为“软性”的副刊文字，传
递进步信息。1946年，重庆《新民报》日

刊增开一系列周刊，其中有好几个都是
共产党作家负责的：聂绀弩主编的《呼

吸》、力扬主编的《虹》、孟超主编的《人间

乐园》等。《呼吸》也正是因 1947年 3月
刊发《无题》讽刺国民党士兵“武力至

上”，遭到迫害停刊。
也是在 1946年，上海《新民报》晚刊

创刊，夏衍曾参加过副刊《夜光杯》的编

辑工作，并长期开设专栏《桅灯录》。这个
专栏经常为《新民报》其他各版转载，一

度几乎成为五社八版的“共同语言”，一
文既出，天下共读。此后，1947年至 1948

年，早已是《新民报》长期作者的袁水拍
（马凡陀）也曾主编《夜光杯》。

《新民报》副刊的巅峰时刻，无疑是

1945年 11月 14日发表毛泽东的《沁园
春 ·雪》。此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也

就不多说。其实，《新民报》副刊还曾发表
过朱德的诗。

1946年 10月 10日，南京《新民报》
日刊正式复刊，这天除了常规的四版，还

出了共四版的“国庆增刊”。在增刊的第
二版中间偏左位置，有署名朱德的一首

诗《太行山书感》。此版本与现通行的《太
行春感》有个别字词差异，抄录如下：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万雄师惊贼胆，三年苦战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侠，驱逐倭兵共一樽。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
志》第二卷第十一期（1940年 11月 15

日），原题《住太行春感》。《八路军军政杂
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这首诗

如何会流传至《新民报》并得以发表？或
与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作用有关。可能

也因经过辗转传抄，故与《沁园春 ·雪》一
样，与原件有了字词上的偏差。有研究者

发现，1941年胡适日记中就记载了通过
媒体转载读到朱德这首诗（李传玺：《毛

泽东、朱德诗词最早传入美国》文汇读书

周报，2003年 9月 9日），说明当时各种
传抄的情况都是有的。不管是从何渠道

得到此诗吧，特地编发在“国庆增刊”中，
必定是有深意存焉：因为就在相邻的“增

刊”第三版，编者就大做特做慈禧生日
（旧历十月十日）的内容，实为暗讽蒋介

石的“六十大庆”———“双十”前一天为旧
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旧历生日，各地

正在大做吹捧文章呢，而《新民报》此举，
无疑是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在惹眼位置

扎一根“朱德”的刺，当然也是有意为之。
登出来，当然是让人看的，懂的自然

懂，也包括国民党。次年年末，在一次聚
会上，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

见到时任南京社总编辑曹仲英，拍拍他
的肩：“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至少是和

共产党有关系的报纸……在国共两军决
战的日子里，你们还登了朱德的诗……”

曹仲英从容应对：“我们标榜的是超党派
的民间报。”但他或多或少大概有数，此

时，《新民报》的“偏左”已经

逐渐势不可挡。

地下烈火
《新民报》报社人员中

极少是有党籍人士，共产党

员当然是只能以地下党的
身份存在。抗战开始，《新民

报》与共产党关系渐次建
立，报社中也越来越多地出

现了地下党员的身影，其中

相当多是为了隐蔽身份，而
报社中进步人士也暗中保

护。时任重庆社总编辑陈理
源回忆，“重庆《新民报》在

解放前接纳的中共地下党
员，据我所知，先后共达二
十六人之多，超过国民党党

员人数。这在国统区内，以一个常有职工

总数仅二百多人的民营报纸，能够容纳
这样多的共产党员者，是不多见的。”

陈理源本人就是一位颇为“激进”的
青年———当时报社同事送他雅号“理源

洛夫”。1943年他因为曝光孔祥熙大小
姐飞美国结婚的消息，引起极大风波，一

气之下，曾去找当时以资料室主任身份

隐蔽的地下党员张志澄，要求去延安或
《新华日报》。张志澄出于战略考虑，劝说

他留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他相似的还有一位张鸣正。张鸣

正绰号“鸣正斯基”，1936 年他还是校
对，就以所谓“共党嫌疑”而被捕过。1946

年，在“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的风潮中，时为上海社记者的张鸣正再

次被捕（陈理源同期在重庆被捕）。张鸣
正一直想要去延安，1945年毛泽东来重

庆谈判，会见赵超构，赵说起此事。毛泽
东对潘梓年说：“为什么把一些进步青年

都往延安送？国统区也很重要，新民报这
样的阵地，我们派人去还来不及呢，我们

要多多支持才是。”1946年出狱后，张鸣
正在张志澄安排下，转移去了中原解放

区，并终于如愿入党。此后他与刘淑贤回
到《新民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刘淑贤曾

为《新民报》外勤记者，在中原解放区入
党并与张结为夫妻），后来，还介绍党员

张先畴进入成都《新民报》，任总编辑。
地下党员就是这样以星星之火，在

《新民报》“五社八版”全面开花。按入社
工作时间，简单列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在

《新民报》工作过的中共党员的部分名录

吧：张西洛、田伯萍、张志澄、高汾、陈翰
伯、胡作霖、孙大光、陈丹墀、成幼殊、贺

家宝、蒋文杰、刘淑贤、陆善本、宣谛之、
张白山、程海帆、胡其芬、田钟洛、吴让

能、张鸣正、张大中、张先畴……他们有
的因工作需要或发现敌情，短期内便离

开了；有的则在报社工作了较长时间。
而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红色血脉中

最浓烈的那一抹。
1949 年 11 月 27 日，重庆解放在

即，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对关押在监
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屠杀。犯人实在太多，

来不及分批处决，于是被集中关押，特务
端起机枪，疯狂扫射……倒在这一片血

海之中的，有三位《新民报》的党员同志。
胡作霖，1938年入党，1945年入社，

是重庆版外勤记者，常深入贫苦群众采
访，揭露社会黑暗，被称为“硬火”。1948

年 6月 7日被捕。在狱中，他曾为叶挺著
名的诗歌《囚歌》谱曲，这首鼓舞斗志的

战歌，唱响了整个渣滓洞。
胡其芬，1938 年入党，1947 年参与

《新民报》工作，曾代编重庆版《女声》周
刊，后任英文电讯翻译，写译过许多为妇

女呼号的文章。1948年 4月 11日被捕，

时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妇女书记。
陈丹墀，1938年入党，1946年到《新

民报》工作，任编辑，发表过许多抨击时
事的杂文。1948年 4月 2日被捕。

他们三人与张朗生（重庆社）、刁侠

平（成都社）一起，同日在重庆渣滓洞殉

难，均追认为烈士。他们倒在了黎明前，
却照亮了后世百年。这是《新民报》红色

血脉中，最鲜艳凝重的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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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
有着很深的“红色血脉”：它曾聘请
多位共产党作家编辑副刊，曾多次
刊登来自延安方面的诗文、消息，
并且吸纳、隐蔽了大量的地下党
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日子即将到来之时，让我们再次
走进历史，走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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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通讯·毛泽东保证打胜

战》，新民报 1938.2.25

■ 刊出第一篇

延安消息的新民
报（1938.1.24）


